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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考槃集文录»及其所附自记、自评的讨论

余祖坤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ꎬ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目前关于方东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学理论和学术思想两个方面ꎬ而其古文创作特点及成就却

长久被人们所忽视ꎮ 事实上ꎬ方东树不仅长于说理、论事ꎬ而且还写下了一些不事藻采、感人肺腑的传记文ꎬ可补

史传之不足ꎻ尤其是其家传ꎬ颇有归有光之遗风ꎮ 方东树为文ꎬ整体上追求朴质、明白、准确、周详的风格ꎬ力图使

文章具有经世考史的功能ꎬ至于写作的技巧则不刻意或过分讲求ꎮ 他的作品中ꎬ不少都附有自记或自评之语ꎬ鲜
明地体现了他的这一创作取向ꎮ 方东树的古文对于“桐城家法”ꎬ既有继承ꎬ也有突破ꎬ堪称桐城派古文由古典

向近代转型的先驱ꎬ在桐城文派史乃至整个中国古文创作史上ꎬ理应占有重要的一席ꎮ
〔关键词〕方东树ꎻ桐城派ꎻ古文观ꎻ古文创作ꎻ汉宋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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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派不仅仅是一个文派ꎬ而是一个在思

想、学术、诗歌、古文等诸多方面均有重大成就的

派别ꎮ 但到目前为止ꎬ桐城派主要还是被视作一

个古文流派ꎬ也就是说ꎬ它在古文方面的成就最

为人所重视ꎮ 然而ꎬ方东树作为姚鼐弟子ꎬ桐城

派在嘉庆、道光年间的代表人物之一ꎬ却主要是

作为一位学者和诗学名家来对待的ꎮ 迄今为止ꎬ
关于方东树的研究主要是从«昭昧詹言»出发ꎬ
阐发其诗学理论ꎬ〔１〕 或者是基于«汉学商兑»ꎬ考
察他的学术思想ꎬ〔２〕而他在古文方面的成就却反

而被人们忽视了ꎮ 目前的古代散文史著作多未

详细、充分讨论其古文创作的特点及成就ꎬ一般

只是把他视作桐城三祖的继承者一笔带过ꎮ 事

实上ꎬ方东树的古文对于“桐城家法”ꎬ既有继

承ꎬ也有突破ꎬ在嘉、道文坛上别树一帜ꎬ在桐城

文派史乃至整个中国古文创作史上ꎬ理应占有重

要的一席ꎮ

一、宣扬宋学ꎬ讲求经世:方东树古文

最突出的价值取向

　 　 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凡 １２ 卷ꎬ除最后一卷

为骈文外ꎬ其余皆为古文ꎮ 卷十、卷十一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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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和家传ꎬ属传记之文ꎬ其他九卷都可以归为

析理持论之文ꎬ占了绝大多数ꎮ 方东树一生“以
明学术正世教为己任”ꎬ〔３〕 因此ꎬ宣扬程朱之学ꎬ
主张经世致用ꎬ反对脱离现实而专事考据的风

气ꎬ成为贯穿其析理持论之文的主题ꎮ 虽然他一

生备尝艰苦ꎬ但他造次必于是ꎬ颠沛必于是ꎬ可以

说ꎬ在宣扬程朱之学、力主经世致用方面ꎬ他比其

他桐城派作家表现得更为突出ꎮ
方东树幼承庭训ꎬ好古文词之学ꎬ十岁左右

即 “耳而熟之ꎬ 虽不能尽识ꎬ 然亦与于此流

矣”ꎮ〔４〕他所生活的乾嘉之世ꎬ正当汉学全盛时

期ꎬ轻义理ꎬ重考据ꎬ推崇汉学ꎬ贬抑宋儒ꎬ成为学

坛的主流ꎮ 而姚鼐则标举宋学旗帜ꎬ力主义理、
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ꎮ 方东树继承师说ꎬ认
为治学、为文均须讲求义理ꎬ切于实用ꎬ对当时某

些汉学家专事训诂而无关义理的学风进行了尖

锐的批评ꎮ
«原天»«原性» «原理» «原神» «原静» «原

动»«原义»«原直» «原我» «原恶» «原真»诸文ꎬ
皆为阐发孔孟程朱之道而作ꎬ议论精确ꎬ明白晓

畅ꎬ虽偶尔用典ꎬ却也简单易懂ꎮ 如«原直»云:
顾直不可见ꎬ附气而见ꎮ 气亦不可见ꎬ验

于好恶、公私之际而已ꎮ 其人之好恶ꎬ壹出于

公而无私也ꎬ发于言论、行事ꎬ不可屈挠ꎬ不为

偏徇ꎬ不为私溺ꎬ是直也ꎮ 故曰:不直ꎬ则道不

见ꎮ 古民之疾愚ꎬ犹不及之今人罔其性ꎬ以工

为曲ꎬ务巧伪以夸毗阿容ꎮ 孔子恶之ꎬ谓之幸

免为其失生人之理也ꎮ «传»曰:“好而知其

恶ꎬ恶而知其美者ꎬ天下一人而已ꎮ” 故曰:
“惟仁者能好人ꎬ能恶人ꎮ” 仁者ꎬ何也? 直

也ꎮ 直ꎬ公也ꎮ 尝论卫灵公、季氏之待孔子ꎬ
以迹观之ꎬ可谓曰厚ꎮ 然而孔子之论二人不

少恕ꎮ 岂负义孤恩ꎬ而不顾犯不韪邪? 武三

思曰:“我不知天下何者为好人ꎬ但与我好者

即为好人ꎮ”由今论之ꎬ武三思是邪ꎬ孔子非

邪? 夫好恶是非衷于圣人ꎬ至矣!〔５〕

　 　 在这里ꎬ方东树首先指出ꎬ“直”乃是通过人

的好恶、公私选择而体现出来的ꎬ如果一个人的

好恶“出于公而无私也ꎬ发于言论、行事ꎬ不可屈

挠ꎬ不为偏徇ꎬ不为私溺”ꎬ即可谓之曰“直”ꎮ 继

而明确认为ꎬ只有 “直” 才能求得 “道”、彰显

“道”ꎬ“不直ꎬ则道不见”ꎮ 最后方东树引用孔子

和武三思的故事ꎬ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ꎬ只有“好
恶是非衷于圣人”ꎬ不屈人ꎬ不徇私ꎬ方能符合儒

家之“道”ꎮ 方东树这 １１ 篇文章ꎬ显然是对韩愈

“五原” (即«原道» «原性» «原毁» «原人» «原
鬼»五文)的效仿ꎻ正像韩愈攘斥佛老一样ꎬ方氏

此组文章宣扬了程朱义理之学ꎬ驳斥了汉学家的

观点ꎬ体现了维护儒家道统的鲜明立场ꎮ
总体而言ꎬ方东树的说理文始终以儒家之道

尤其是孔孟程朱之学为依归ꎬ其中对汉学家的批

评虽偶有过激之论(如«潜邱劄记书后»)ꎬ但总

体上还是以中正恳切之言为多ꎬ决无理学腐语ꎮ
方东树极力张扬义理ꎬ但他并不专尚空言ꎬ

而是主张将“道”与“事”结合起来ꎬ在实践中去

彰显儒道ꎮ 因此他在古文写作中ꎬ经常即事而论

道ꎬ体现了他一贯的学术立场和文学立场ꎮ 如

«新建桐乡书院记»一文ꎬ先考证、叙述桐城的建

置历史和地理环境ꎬ然后转入议论ꎬ表达了“明
道”“穷理”、反对徒以辞章记诵为业的取向:“夫
今之所以建此书院者ꎬ岂非为劝学与ꎻ学之大岂

非欲求以明道与ꎻ􀆺􀆺凡来学于此者ꎬ其以吾说

切而反之于心ꎬ所谓即事以穷理者ꎬ当必憬然有

所启悟ꎬ而无蔽于舍近求远之失也ꎮ 孰与夫他书

院之教徒以词章记诵ꎬ而溷夫学问思辨之正大也

哉!” 〔６〕

方东树不仅推重义理之学ꎬ而且“锐然有用

世志ꎮ 凡礼、乐、兵、刑、河、漕、水利、钱谷、关市

大经大法ꎬ皆尝究心”ꎮ〔７〕 他曾明确表示:“人第

供当时驱役ꎬ不能为法后世ꎬ耻也ꎮ 钻故纸ꎬ著书

作文ꎬ冀传后世ꎬ而不足膺世之用ꎬ亦耻也ꎮ 必也

才当世用ꎬ卓乎实能济世ꎬ不幸不用ꎬ而修身立言

足为天下后世法ꎬ古之君子未有不如此厉志力学

者也ꎮ” 〔８〕他认为著书作文须能济世ꎬ否则不足为

天下后世法ꎮ 此处所言“钻故纸”ꎬ显然是针对

当时的汉学家而发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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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虽然毕生未入仕途ꎬ不得不以佐幕和

教书艰难度日ꎬ但他始终关心国家和社会ꎬ写下

不少议论时事的文章ꎮ 如他看到当时朝野上下

吸食鸦片成风ꎬ遂作«劝戒食鸦片文»ꎬ详细列举

吸食鸦片对个人、家庭以及国家、社会的种种危

害ꎬ告戒食烟之人悬崖勒马ꎮ 全文条分缕析ꎬ入
情入理ꎮ 中英鸦片战争中ꎬ清廷时战时和ꎬ摇摆

不定ꎮ 有鉴于此ꎬ方东树在«病榻罪言»一文中

明确反对向英国求和ꎬ但又不主张与其正面交

战ꎬ而是主张扬长避短ꎬ诱敌上岸ꎬ然后联合军

民ꎬ围而歼之ꎮ 此外ꎬ像«治河书»«读禹贡二首»
«读溝洫志» «合葬非古说» «粤海关志叙例»等

等ꎬ都可以看出方东树确实是一位热心现实事

务、颇有真知灼见的儒士和学者ꎬ而不是那种专

以大言欺人的空头作家ꎮ
正因为方东树始终关切世事ꎬ所以当他读到

魏源«海国图志»后ꎬ“不禁五体投地ꎬ拍案倾倒ꎬ
以为此真良才济时切用要著ꎮ 坐而言可起而行ꎬ
非迂儒影响耳食空谈也”ꎮ〔９〕方东树在写此信时ꎬ
已是一位年届八旬的老人ꎬ由此可见ꎬ讲求义理、
关注时事、力主经世是他毕生一以贯之的立场ꎮ
尤其是在力主经世这一方面ꎬ他比“桐城三祖”
表现得更加坚定和执著ꎬ可以视为后来曾国藩明

确标举“经济” 以论文的先声ꎮ 方宗诚评价他

说ꎬ先生“研经考史ꎬ穷理精义ꎬ宏通详确ꎬ而一归

于醇正ꎮ 言必有宗ꎬ义必有本ꎬ不欲为无关系之

文”ꎮ〔１０〕这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公允的ꎮ 历史进入

近代以后ꎬ桐城派作家对社会实务的关注ꎬ普遍

多于对理论的创构和文法的讲究ꎬ因此可以说ꎬ
方东树是桐城古文由古典向近代转型的先驱之

一ꎮ

二、不事雕镂、动人肺腑的传记文

除了说理文ꎬ方东树的传记文也很值得重

视ꎮ 由于他对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具有高

度的认同感ꎬ所以对当时的廉吏和忠孝节烈之

士ꎬ总是不遗余力、饱含感情地给予表彰ꎮ 如«舒
保斋家传»叙述了一位执法公正却又极富仁爱之

心的地方官员的感人事迹:甘肃渠宁县巡检舒守

愿性格端方ꎬ不愿谄媚上司ꎬ结果得罪了郡守ꎮ
郡守为了找由头加罪于他ꎬ于是命他押送秋审重

囚数十人至兰州ꎬ却不调拨车役给他ꎬ目的显然

是故意逼他误事进而治其罪ꎮ 舒守愿只得典卖

衣裘ꎬ租车押解囚犯ꎮ 但费用很快花光ꎬ囚犯只

得步行ꎮ 由于路途艰险ꎬ众囚的脚踝被脚链磨

破ꎬ渗出了鲜血ꎮ 舒氏不忍ꎬ于是对众囚说:“吾
诚哀若ꎬ今欲尽释若等桎梏以载于吾车ꎬ吾与若

皆徒步徐行ꎬ可乎? 若曹有罪ꎬ我无罪ꎬ谅不以脱

逋累我ꎮ 即若曹逃而皆得遂其生ꎬ杀余而活数十

人ꎬ亦余心所愿而不悔ꎮ”于是众囚皆感泣ꎬ发誓

决不逃走ꎮ 有一天他们行至六盘山ꎬ忽遇飓风ꎬ
顿时飞沙走石ꎬ连车也被掀翻ꎬ众人于是纷纷四

散躲避ꎮ 风息之后ꎬ舒氏清点人数ꎬ发现少了几

人ꎬ众皆以为必逃无疑ꎮ 但稍后ꎬ这几人先后从

避风之所回到舒氏身边ꎮ 当最后一位囚犯出现

在舒氏面前时ꎬ舒氏感极而泣ꎬ囚亦泣曰:“人谁

不愿逃死ꎬ实不忍负我生佛耳ꎮ”舒氏办完此趟差

事准备返回时ꎬ尤专门到监狱与众囚告别ꎬ“如母

别子”ꎮ “囚之知必决ꎬ而有老亲者求君寄声身

后事ꎬ君皆一一疏于纸ꎬ归途迂道往致其家ꎻ其或

有枭示近地者ꎬ仍为之瘗其首焉”ꎮ〔１１〕 全文的叙

述生动传神ꎬ感人肺腑ꎬ将舒守愿爱民如子的形

象刻画得栩栩如生ꎬ读起来有如见其人、如闻其

声之感ꎮ 舒守愿虽然官位不高ꎬ但其卓异高尚的

人格ꎬ使他足可与历代古文大家笔下的任何一位

仁人义士相比ꎮ
«都君传»叙述了一位孝子的感人事迹:桐

城都君五岁时ꎬ其父即客死他乡ꎮ 都君成人后ꎬ
尽管生活贫困ꎬ但他徒步二千余里ꎬ忍饥露宿ꎬ备
历苦艰ꎬ先后将其父亲、叔祖父、叔祖母以及众

伯、叔之墓迁回故里ꎮ 不仅如此ꎬ“其于他亲疏及

戚坟墓ꎬ苟其子孙不克振者ꎬ岁时必徒步亲往代

祭ꎬ极其诚敬哀思之情”ꎮ〔１２〕 «书史忠正公家书

后»记叙了史可法妻李夫人之妹———李孺人的忠

烈事迹:史可法殉明后ꎬ平湖孝廉冯洪图冒史可

法之名起兵ꎬ破巢县及无为州ꎬ后兵败被执ꎬ坚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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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之名不改ꎮ 清军统帅命太夫人(即史可法

之母)面质之ꎬ李孺人陪同前往ꎮ 李孺人有国色ꎬ
奸人聂某见而艳之ꎬ欲强取之以媚大帅ꎮ 太夫人

惊悸不能决ꎬ李孺人则当即割下自己的鼻子和两

耳ꎮ 聂某见此只得作罢ꎮ 叙述至此ꎬ方东树评价

说:“当是时ꎬ李氏之节几与忠正比烈”ꎮ〔１３〕 真可

谓力透纸背!
这些例子也说明ꎬ标榜义理、维护宋学是方

东树一贯的思想取向ꎬ也是其古文创作中最重

要、最突出的主题ꎻ但他不空谈义理ꎬ而总是把义

理作为他观照社会现实的标尺ꎬ力图在现实社会

中发挥义理化民正俗的作用ꎮ 他的这些文章保

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ꎬ足可补史传之不足ꎮ
方东树为自己亲人所作的家传ꎬ更是感心动

耳ꎬ回肠伤气ꎮ 其中«妻孙氏生志»当属最典型

的例子ꎮ 方东树迫于生计ꎬ长年在外游幕或教

书ꎬ所以家中重担就落在了其妻孙氏身上ꎮ 孙氏

不仅为日常家务操劳ꎬ而且在方东树因生计原因

而无法归家的情况下ꎬ以一病妇人之身ꎬ先后为

生母、公公和婆母主持、治办丧事ꎬ虽备历艰辛ꎬ
却始终无戚容悲语ꎮ 她似乎只知道默默地奉献

自己ꎬ默默地支持自己的丈夫ꎮ 文中叙述她对方

东树说过的一番话ꎬ尤其催人泪下:
余尝十赴秋闱不得售ꎬ妻谓余曰:“吾在

家望吾父ꎬ及归望舅ꎬ继又望君ꎬ而终不获一

如意ꎮ”此虽俗情ꎬ而其言亦可悲矣ꎮ〔１４〕

孙氏的一番话ꎬ包含了多么殷切的希望ꎬ多么辛

酸的感慨! 而当方东树把它形诸笔端时ꎬ又饱含

了多么深厚的愧疚ꎬ多么巨大的无奈啊! 全文没

有惊天动地的情节ꎬ没有华丽的语言ꎬ也没有刻

意逞露什么写作技巧ꎬ而只是依据人物事情的本

来面貌自然铺写ꎬ娓娓而叙ꎬ结果反比那种雕镂

之文更真实、更自然、更感人!
«书妻孙氏生志后»是方东树在其妻子去世

后所作的哀悼文ꎮ 与«妻孙氏生志»有所节制不

同ꎬ此文将满腔的愧疚和感激尽情倾泻了出来:
呜呼ꎬ妻事我四十年ꎬ无纤毫言语之过ꎬ

惟日盼因阨之解ꎮ 辛苦垫隘ꎬ备罗酷急ꎮ 近

岁衰羸尫 癃ꎬ言气不属ꎬ犹日张空拳ꎬ呕

心血枝梧日月ꎬ以祭以养ꎬ以持门户ꎬ以保弱

幼ꎮ 余久客于外ꎬ不能裕所入ꎬ而室不毁者妻

之力也ꎮ 常念三世先柩未葬ꎬ千金逋负莫偿ꎬ
一门十口资生无计ꎮ 余老不支ꎬ故虽至疾亟

宛转ꎬ不肯自矜惜ꎬ医药饵饍之弗求ꎬ以速于

死ꎮ 呜呼ꎬ痛矣! 人生有死ꎬ百年必至之常

期ꎮ 惟共贫贱同忧患者难忘ꎬ共贫贱同忧患

而能贤者尤难忘ꎮ 吾又寡兄弟戚属ꎬ行止出

入惟妻能悯我疾苦ꎬ谅我端良ꎮ 自今无有能

悯我谅我者矣!〔１５〕

这里依然没有华丽的词藻ꎬ没有不切实际的夸

饰ꎬ有的只是从心肝肺腑中流出的悲伤ꎮ 有此二

文ꎬ一生操劳、含辛茹苦的孙氏一定可以不朽了

吧!
方东树的传记文多用叙述ꎬ而少有描写ꎬ偶

一用之ꎬ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ꎬ格外动人ꎮ 如«姚
氏姑哀词»中写道:

癸丑之冬树受室ꎬ其时姑疾已动而犹强

支为言笑ꎮ 明年甲寅二月ꎬ竟以贫饿而殁ꎬ年
止三十ꎮ 殁之日灶冷无烟ꎬ一稚子在侧ꎬ惟泣

告吾父索棺而已ꎮ 呜呼ꎬ痛哉! 树尚忍举其

词哉!〔１６〕

这里的“犹强支为言笑” “殁之日灶冷无烟”二

语ꎬ看似平平常常ꎬ其实包含了多么巨大的悲痛!
由于方东树母亲去世得早ꎬ所以他的这位姑姑在

他的日常生活中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母亲的责任ꎬ
对他呵护备至ꎮ 正因为如此ꎬ这位姑姑的早逝才

会引起他如此巨大的悲痛!
除上述三文外ꎬ«族谱后述下篇»«大母胡孺

人权攒铭» «先母行略»等ꎬ也都不事藻采ꎬ自然

成文ꎬ却自有一种凄恻动人的艺术效果ꎮ 方东树

之所以倾注深情ꎬ写下如此动人的家传ꎬ主要是

由于他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挫折、辛酸和苦闷ꎬ使
他比一般人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亲情的可贵ꎮ 他

曾致书同窗好友姚莹ꎬ称自己“于人事多所不通ꎬ
惟笃信好古人ꎮ 以为道可以学而至ꎬ圣可勉而

希”ꎬ因此“与俗背驰ꎬ犯笑侮蒙”ꎬ常有一种“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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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于世ꎬ匪独无见收之人ꎬ乃至无一人可共语ꎮ
胸中蓄言千万ꎬ默默不得吐”的孤独感ꎮ〔１７〕 又说:
“二十年来饥寒困迫ꎬ颠沛失荡ꎬ无以自存ꎬ其遇

可谓穷矣ꎮ” 〔１８〕 这些沉痛的倾诉ꎬ实可以视为方

东树孤苦一生的写照ꎮ 长期的挫折ꎬ生计的窘

迫ꎬ人情的冷暖ꎬ世态的炎凉ꎬ身体的多病ꎬ使亲

人之间的骨肉之情在方东树的内心成为一种巨

大的补偿和慰藉ꎮ 正因为如此ꎬ亲人们的零落凋

丧ꎬ才会引起他如此强烈、持久的悲痛ꎮ 在整个

中国古文创作史上ꎬ像他这样写下如此多的家

传ꎬ且写得如此动人的作家ꎬ大概只有归有光等

少数几人ꎮ

三、“不尽拘守文家法律”的“学者之文”

方东树曾在«答姚石甫书»中自述其治学为

文的经历ꎬ称他十八九岁时读到«孟子»ꎬ“怃然

悟吾学之更有其大者切者ꎬ遂屏文章不为”ꎮ〔１９〕

嘉庆四年(１７９９)ꎬ方东树致书姚鼐ꎬ称自己“近
大用功心性之学”ꎮ 姚鼐十分赞赏ꎬ说“若果尔ꎬ
则为今日第一等豪杰耳”ꎮ〔２０〕方宗诚既是方东树

的从弟ꎬ也是其弟子ꎬ其所作«仪卫先生行状»称
方东树四十岁以后ꎬ“不欲以诗文名世ꎬ研极义

理ꎬ而最契朱子言”ꎮ〔２１〕 又ꎬ据其«仪卫轩文集识

语»记载ꎬ方东树“少承累世家学ꎬ宗法朱子”ꎮ〔２２〕

郑福照«仪卫方先生年谱»亦谓方东树“好为深

湛浩博之思ꎬ不专专于文字ꎻ故其文醇茂昌明ꎬ言
必有本ꎬ随事阐发ꎬ皆关世教”ꎮ〔２３〕 凡此等等ꎬ都
指出了一个事实ꎬ即方东树一生主要以维护和宣

扬儒家义理之学为己任ꎬ希望文章切于时用ꎬ而
无意于做一个纯以文章名世的作家ꎮ

作为桐城派的一员ꎬ方东树对“桐城三祖”
的古文观念ꎬ既有继承ꎬ也有突破ꎮ 他接受方苞

的义法说ꎬ指出“有物则有用ꎬ有序则有法ꎮ 有

用ꎬ尚矣ꎬ而法不可背”ꎮ〔２４〕 同时ꎬ他还延续了刘

大櫆的“文别有能事”论ꎬ一再指出“诗文虽贵本

领义理ꎬ而其工妙ꎬ又别有能事在”ꎬ〔２５〕 作诗文

“本领固最要ꎬ而文法高妙ꎬ则别有能事”ꎮ〔２６〕 但

他又明确表示ꎬ与义理相比ꎬ义法终究只是为文

之末事ꎮ 其«书惜抱先生墓志后»云:
夫唐以前无专为古文之学者ꎬ宋以前无

专揭古文为号者ꎮ 盖文无古今ꎬ随事以适当

时之用而已ꎮ 然其至者乃并载道与德以出

之ꎬ三代、秦、汉之书可见也ꎮ 顾其始也ꎬ判精

粗于事与道ꎻ其末也ꎬ乃区美恶于体与词ꎻ又其

降也ꎬ乃辨是非于义与法ꎮ 噫ꎬ论文而及于体

与词、义与法ꎬ抑末矣ꎮ 而后世至且执为绝业

专家ꎬ旷百年而不一觏其人焉ꎮ 岂非以其义法

之是非、词体之美恶ꎬ即为事与道显晦之所寄ꎬ
而不可昧而杂、冒而托耶! 文章者ꎬ道之器ꎮ
体与词者ꎬ文章之质ꎮ 范其质ꎬ使肥瘠修短合

度ꎬ欲有妍而无媸也ꎬ则存乎义与法ꎮ〔２７〕

在方苞的心目中ꎬ义法是古文的核心要素ꎬ
也是他评论古文的主要标尺ꎮ 但在方东树看来ꎬ
“事与道”才是古文之本ꎬ“体与词”乃是末务ꎬ而
“义与法”更是等而下之的细事ꎮ 方东树仅把

“义与法”理解为使文章“肥瘠修短合度ꎬ欲有妍

而无媸”的技巧ꎬ显有狭隘之嫌ꎬ并不完全吻合方

苞的原意ꎬ但不管怎样ꎬ他比方苞更强调“事与

道”对于古文的根本意义ꎬ则是明确无疑的ꎬ是他

突破方苞义法说的一个鲜明表现ꎮ
方苞所说的义法ꎬ其外延是开放性的ꎬ他在

对«左传» «史记»的评点中概括、总结了一系列

行文技法ꎬ可以看出他对义法的讲究之细ꎮ 而方

东树由于更看重“事与道”ꎬ所以对义法并不是

太讲究ꎮ 他在«栎社杂篇自序»一文的文末自记

中说:“此己未年作ꎬ时余年二十八岁ꎬ于后为学ꎬ
始壹正其趋向ꎮ 虽未敢言能立本ꎬ而其于杂焉

者ꎬ亦庶免矣ꎮ 虽然ꎬ又有病ꎬ夫文章之道ꎬ最忌

正言直说ꎮ 董子之文病于儒ꎬ故作者弗贵ꎮ 吾生

平为文ꎬ好庄语ꎬ此所以言之虽精而不入妙ꎮ 识

此ꎬ以讼吾短ꎮ” 〔２８〕 在«答姚石甫书»的自记中又

说:“芜浅粗露ꎬ跃冶可憎ꎮ” 〔２９〕 方东树这些自评

之语ꎬ当然有自谦的成分ꎬ但也指出了他某些作

品确实存在的不足:因刻意追求平易畅达ꎬ故往

往采用正言直说的方式ꎬ缺少旁敲侧击、曲折回

旋的文法变化ꎻ又为了使义理得到充分彰显ꎬ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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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不讲裁夺ꎬ致使文章略有繁重芜杂之嫌ꎮ
方东树«潜桐左氏分谱序»一文的自记说:

“质确明白而已ꎬ无文章也ꎬ然自可存以为信

言ꎮ” 〔３０〕这段话非常明确地透露了他的古文创作

观念:务求朴质、明白、准确、周详ꎬ至于写作的技

巧则不刻意或过分讲求ꎮ 方东树为了保证文章

的事理阐发详尽无遗ꎬ有时还在正文之后附上一

段自记ꎬ继续进行论述ꎮ 如«原理二首»阐发了

程朱理学的核心范畴———“理”的内涵ꎬ并针对

部分汉学家如戴震、惠栋力诋宋儒以理欲、性理

言理之非ꎬ进行了辨驳ꎮ 正文结束之后ꎬ方东树

又在文末附加了一段长达四五百字的自记ꎬ对李

威攻讦理学的论调ꎬ进行了有力的回击ꎮ 严格说

来ꎬ一篇完整的古文ꎬ当是自具首尾、浑然一体的

有机结构ꎬ方东树在正文之后附加一段自记ꎬ从
文章体式上讲ꎬ显有画蛇添足之嫌ꎮ 但从内容上

看ꎬ自记确实对正文形成了补充ꎬ从而使题旨的

阐发更充分ꎬ更具说服力ꎮ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方东树的古文以明确周详取胜ꎬ而不以文法之巧

见长ꎮ
方东树对于传记文繁简处理的看法ꎬ更具体

地体现了他对方苞义法说的突破ꎮ 崇尚雅洁ꎬ是
桐城古文理论的重要内容ꎮ 为了追求“洁”ꎬ桐
城古文家多注重剪裁ꎬ反对面面俱到ꎬ平铺曼衍ꎮ
但方东树却并不拘泥于这一观念ꎮ 如其«朝议大

夫贵州大定府知府姚君墓志铭»ꎬ刻画了一位为

百姓安危得失而殚精竭虑的廉吏形象ꎮ 按照桐

城派的义法理论ꎬ一般作家会选取两三个重要的

“点”着力描绘ꎬ以“点”带“面”ꎬ以少总多ꎮ 但方

东树此文却以长达 ４８００ 余字的篇幅ꎬ详细铺叙

了姚柬之在任各地地方官时ꎬ鞫正冤案、稳定市

场、教化百姓、剿抚匪盗、治水赈灾等事迹ꎬ文章

有总括ꎬ有列举ꎬ有叙述ꎬ有议论ꎬ洋洋洒洒ꎬ信实

详尽ꎬ这在墓志铭创作史上是很少见的ꎮ 他在该

文的自记中说:
章法完密ꎬ于叙事中一一点缀风韵焕发ꎬ

韩、欧、王法也ꎮ 或言艾繁不可删者ꎬ亦有说ꎮ
念此为伯山平生第一功名ꎬ英姿得意ꎻ第一飒

爽ꎬ毛发俱动ꎮ 平心而论ꎬ实多有足为后来治

剧之谱ꎮ 若贪惜笔墨ꎬ裁损字身ꎬ缩减文句ꎬ
以求合所谓义法ꎬ则伯山面目性情不出ꎬ文章

精神亦不出ꎬ如宋子京«新唐书»ꎬ反成伪体ꎮ
墓志即史家纪传ꎬ宜实征事迹ꎬ如太史公诸列

传各肖其人ꎬ描写尽致ꎬ自成千古ꎮ 故韩、欧、
王三家志文皆学史迁法ꎬ若但以长短为胜劣ꎬ
则子由志东坡亦六千字ꎬ东坡状温公至万言

以上ꎮ 虽昔贤之论苏氏文不登金石之录ꎬ然

二公亦尚非全流俗门外汉也ꎮ 且伯山之为政

与吾之为文ꎬ自行意而已ꎮ 固不规规傍人门

户ꎬ指前相袭ꎬ用一律作优孟衣冠也ꎮ 此意何

当与吾伯山地下共论之ꎮ〔３１〕

方东树认为ꎬ传记之文不当以繁简为优劣ꎬ
对于经历丰富、事迹突出的传主ꎬ不应固守求

“简”的原则ꎬ而应尽情铺叙和摹写ꎬ只有这样ꎬ
才能将其面目性情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ꎮ 可见ꎬ
方东树并非不明白过度追求平易周尽容易流于

繁芜简质ꎬ但是他宁可牺牲文章的辞采、技法ꎬ也
要保证“事与道”的充分展开ꎬ确保文章的真实

与详备ꎮ 不能不说ꎬ这是一段十分精辟、具有个

人独到见解的文论ꎬ体现了方东树文无定法、决
不拘泥的创作观念ꎻ同时也说明ꎬ方东树的古文

思想虽然出于桐城派ꎬ但又不是桐城派所能涵盖

的ꎮ
方东树的古文并不都是平正朴质的ꎬ其中也

有少量雄健闳放之作ꎬ如«姚石甫文集序»«答叶

溥求论古文书»即是如此ꎮ 兹以前者为例ꎮ 文中

有云:
石甫平居以贾谊、王文成自比ꎬ其学体用

兼备ꎬ不为空谈ꎮ 故其文皆自抒心得ꎬ不假依

傍ꎮ 余观其义理之创获ꎬ如浮云过而觌星辰

也ꎻ其议论之豪宕ꎬ若快马逸而脱衔羁也ꎻ其

辨证之浩博ꎬ如眺冥海而睹澜翻也ꎻ至其铺陈

治术ꎬ晓畅民俗ꎬ洞极人情得失ꎬ如衡之陈、鉴
之设ꎬ幽室昏夜而悬烛照也ꎻ而其明秀英挺之

气ꎬ又能使其心胸面目、声音笑貌、精神意气、
家世交游毕见于简端ꎬ使人读其文如立石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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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前而与之俯仰抵掌也ꎮ 则石甫之文即未得

古人之心ꎬ已自足传石甫矣ꎮ 而抑知不得古

人之心ꎬ则其文必不能若是也哉ꎮ〔３２〕

　 　 在这里ꎬ比喻、夸张、排比等修辞手法的综合

运用ꎬ长短、整散等不同句式的交错变化ꎬ使文章

产生了纵横奔放的气势ꎬ与作者惯常的风格大不

相同ꎮ 但方东树本人对这种风格却并不认同ꎮ
他在该文的自记中说:“不免流荡夸浮ꎬ嚣张之气

有同跃治(冶)之金ꎮ 久不欲存ꎬ因姚集已行ꎬ不
能掩矣ꎮ 姑识之ꎬ以明伪体当裁ꎮ” 〔３３〕 由此可见ꎬ
雄肆奔放之文对于方东树而言ꎬ并非不能ꎬ而是

不为ꎻ因为在他看来ꎬ刻意追求雄肆奔放ꎬ不免流

于“流荡夸浮”ꎬ有“嚣张之气”———这并不是他

所推崇的ꎮ 又ꎬ其«书归震川史记圈点评例后»
自记云:“其义可存ꎬ文则略仿南丰«魏郑公传书

后»ꎮ” 〔３４〕毛岳生评其«明季殉节附记序»一文ꎬ
也说:“浑雄精密ꎬ于刘子政、曾子固为近ꎮ” 〔３５〕这

都明确说明了方东树对曾巩古文的欣赏和效仿ꎮ
曾巩古文一向以平正典重著称ꎬ方东树对曾巩的

推崇ꎬ透露了他务求平正的审美取向ꎮ
综上所述ꎬ方东树对于古文创作ꎬ并非完全

不守“文家法律”ꎬ而只是由于他把文章的义理

内容和现实功用看得比“文家法律”更重要ꎬ相
比一般古文家ꎬ没有那么斤斤计较于文法罢了ꎮ
事实上ꎬ他的古文也自有其法度ꎬ只不过他的法

度是一种更自然平易的法度ꎮ 清人论文ꎬ有“学
者之文”和“文人之文”的区分ꎮ 显然ꎬ方东树的

古文属于前者ꎮ

四、方东树古文的历史遭遇与价值重估

尽管方东树的古文创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ꎬ
但他身前身后却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和应有的

好评ꎮ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方东树毕生未入

仕途ꎬ交游不广ꎬ加之性情狷介ꎬ与世多违ꎬ因此

其古文作品的传播范围较为有限ꎮ 方东树曾写

信给姚莹说:“仆受性迂疏ꎬ材能薄下ꎬ特为时人

所忽ꎮ 栖身贱素ꎬ名姓不出于乡里ꎮ” 〔３６〕 这里所

说的“为时人所忽” “名姓不出于乡里”ꎬ虽有自

谦的成分ꎬ但总体上还是符合实际的ꎮ 今从其

«考槃集文录»所附的尾评可以看出ꎬ与方东树

平时讨论文章的知交ꎬ只有毛岳生、管同、姚莹等

少数几人ꎬ而且讨论并不频繁ꎬ因为«考槃集文

录»留存的此三人的尾评总共也只有寥寥数则ꎮ
梅曾亮则不同ꎮ 梅曾亮的仕途远比方东树顺利ꎬ
而且在京为官多年ꎬ京师治古文者皆从其问桐城

文章义法ꎬ称之为“当代宗匠”ꎮ〔３７〕 刘声木«桐城

文学渊源考»卷七载师事及私淑梅曾亮者凡 ７５
人ꎬ〔３８〕可见其交游之广和影响之大ꎮ 方东树没

有梅曾亮那样广泛的交游ꎬ其作品当然不可能像

梅曾亮那样受关注ꎮ 二是方东树的古文偏重义

理ꎬ讲求实用ꎬ而“不尽拘守文家法律”ꎬ与当时

主流的古文审美取向存在较大的距离ꎮ 梅曾亮

则不同ꎮ 他的古文不仅注重思想内容ꎬ而且十分

重视艺术的讲求ꎮ 他的“记叙之文引入传奇之

笔ꎬ曲折多姿的情节赋予了文章浓郁的抒情性ꎻ
论辨之文时杂以骈偶ꎬ文辞的变幻造就了不凡的

气势ꎻ写景之文融入了诗的意境ꎬ清新自然的景

致增添了文章的情韵”ꎮ〔３９〕 这些成就的取得ꎬ使
他的作品自然受到更多的瞩目ꎮ

在时人的评价严重不足时ꎬ作者的自我评价

就显得很有参考价值了ꎮ 方东树有一篇题为«终
制»的文章ꎬ相当于写给子孙的临终遗言ꎮ 该文

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总结ꎬ在谈及自己的古文

时ꎬ他说:
我于文事幸及承教先辈ꎬ粗闻绪言ꎬ亦幸

天启其衷ꎬ时有获于思虑所开悟ꎮ 但仅望见

涂辙ꎬ实未曾专心深学之也ꎮ 平日所为率牵

事应付ꎬ冗陋凡下ꎬ惭恧不自信ꎬ已判只字不

存ꎮ 至其中或有论议所及义理可取者ꎬ尝欲

别出为一编ꎬ久而未暇ꎬ以为与使人訾鄙憎

弃ꎬ不如绝其传ꎬ犹胜作詅痴符也ꎮ〔４０〕

方东树写此文时ꎬ将至生命的终点ꎬ心情自

然比较消极ꎬ所以他在此处自称其文“率牵事应

付ꎬ冗陋凡下”ꎬ显系悲伤愤激之言ꎬ不可全信ꎮ
又ꎬ其«复戴存庄书»云:

仆之文粗而犷气未除ꎬ其于古人精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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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实未能臻ꎻ又于六经根柢未有所得ꎬ故不自

信ꎬ决意焚而不存ꎮ 其他著亦皆剽窃浅陋ꎬ惟
空言析理之说或有可取ꎬ亦在学者之择之ꎬ未
敢自是也ꎮ 总之ꎬ仆之自问只见其歉ꎬ未见其

赢ꎻ但有自悼ꎬ无敢自喜ꎮ〔４１〕

这里的自我贬抑之辞ꎬ只能视为方东树在朋友面

前的自谦ꎬ也不能当作定评ꎮ
相比之下ꎬ其«考槃集文录􀅰自序»中的自

我评价ꎬ要比以上二文客观、全面得多:
昔吾亡友管异之评吾文曰:无不尽之意ꎬ

无不达之辞ꎮ 国朝名家无此境界ꎮ 吾则何敢

自谓能然! 然所以类是者亦有故ꎻ盖昔人论

文章不关世教ꎬ虽工无益ꎮ 故吾为文务尽其

事之理ꎬ而足乎人之心ꎮ 窃希慕乎曾南丰、朱
子论事说理之作ꎬ顾不善学之ꎬ遂流为滑易好

尽ꎬ发言平直ꎬ措意儒缓ꎬ行气柔慢ꎬ而失其国

能ꎻ于古人雄奇高浑洁健深妙波澜意度全无ꎬ
得失自明ꎬ固知不足以登于作者之录ꎮ 平生

雅不欲存ꎬ判欲焚弃久矣ꎮ 而友人毛生甫、姚
石甫力谓吾不可弃之ꎮ 及是ꎬ戴生钧衡、从弟

宗诚强为钞录ꎬ乃收罗散佚ꎬ辑为兹编ꎮ 既

成ꎬ视之殊用内怍ꎮ 姑以陈义辨物尚无失实

误世之谬ꎬ留之私示子孙ꎬ使知吾之志好如此

焉可耳ꎮ〔４２〕

在这里ꎬ方东树既坦承了自己古文创作中存

在的缺点ꎬ也委婉地指出了自己的优点ꎮ 优点是

陈义辨物ꎬ往往曲尽其理ꎬ深餍人心ꎻ缺点是“滑
易好尽ꎬ发言平直ꎬ措意儒缓ꎬ行气柔慢”ꎬ缺乏人

们所普遍推崇的“雄奇高浑” “洁健深妙” “波澜

意度”等ꎮ 尽管他口头称自己并不十分珍视己

作ꎬ甚至久欲焚弃ꎬ但其实他还是很自负的ꎬ否则

他就不会一开口就引管同的话:“无不尽之意ꎬ无
不达之辞ꎮ 国朝名家无此境界ꎮ”

事实确实如此:方东树的古文虽没有方苞的

深厚、刘大櫆的雄豪、姚鼐的雅洁ꎬ也没有管同的

刚健、姚莹的雄直、梅曾亮的醇厚ꎬ但他自有其独

特的面目———长于说理ꎬ兼擅记人ꎬ明白晓畅ꎬ平
易周详ꎻ虽偶有辞费之嫌ꎬ但毕竟瑕不掩瑜ꎮ 这

种风格特点ꎬ乃是他在创作中偏重义理ꎬ讲求实

用ꎬ务求平正畅达、有补于世而自然形成的ꎬ是他

自觉选择的结果ꎮ 那种艺术效果更强的“文人之

文”ꎬ他不是不能ꎬ而是不为ꎮ 李淦«文章精义»
云:“文章不难于巧ꎬ而难于拙ꎻ不难于曲ꎬ而难于

直ꎻ不难于细ꎬ而难于粗ꎻ不难于华ꎬ而难于质ꎮ
可与智者道ꎬ难与俗人言也ꎮ” 〔４３〕 其实ꎬ巧与拙、
曲与直、细与粗、华与质ꎬ原本各有其长ꎬ不宜强

加轩轾ꎮ 李淦此言的意义在于提示我们ꎬ巧、曲、
细、华一般更容易受到人们的青睐ꎬ而拙、直、粗、
质则易于被忽视ꎬ其实后四者也各是文中一格ꎬ
自有其价值和意义ꎬ而且某种程度上是更难企及

的境界ꎮ 因为拙、直、粗、质在某些作家笔下ꎬ并
不是真正的、一味的拙、直、粗、质ꎬ而是拙中有

巧、直中有曲、粗中有细、质中有华ꎮ 方东树的古

文虽然“不尽拘守文家法律”ꎬ但也不是完全“无
法”ꎬ而是拙中有巧、直中有曲、粗中有细、质中有

华ꎬ否则其传记文就不会那么动人肺腑了ꎮ 据方

宗诚«仪卫轩文集识语»记载ꎬ方东树“尝自言其

文于姚门不及管异之、梅伯言ꎻ又尝以为吾固深

知文ꎬ然实无暇致力于此ꎮ 今节相湘乡曾公亦以

先生言为不欺ꎬ然谓先生之学则远非二君所及ꎬ
固自成为先生之文也”ꎮ〔４４〕就是说ꎬ相比管同、梅
曾亮而言ꎬ方东树古文虽不甚讲究文法ꎬ但却自

成一格ꎬ曾国藩的评价应该说是客观公正的ꎮ
总之ꎬ方东树的古文密切关注并折射了嘉

庆、道光时期中国思想、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的

动态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突出的经世色彩ꎬ
是桐城派古文由古典向近代转型的先驱ꎬ具有较

重要的思想价值和文学意义ꎮ

注释:
〔１〕主要专著有杨淑华:«方东树‹昭昧詹言›及其诗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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